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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点时接到的疫情咨询电

话，让程坎的心直落谷底。
打电话的人说，他朋友是农

历二十八从武汉回来的， 当天
晚上得知有同学感染上冠状病
毒的消息，很害怕，决定到桃园
宾馆实行自我隔离，没想到，今
天开始呕吐、发热。

程 坎 一 听 桃 园 宾 馆 ， 头
“嗡”的一声，大了无数倍。 天
啊！ 他家就在桃园宾馆附近，二
十九晚上回家的时候， 他曾到
附近的小超市买过香烟！ 当时
超市里有几个人？ 他也没注意
啊！

他的脑子乱成糨糊了，对方
“喂喂”两声，他才缓过神：“告
诉你朋友千万不要走动， 把他
电话告诉我， 我们这边派专家
组过去。 ”

挂了电话，程坎觉得咽喉痛
得厉害，胸口也闷得难受。 他打
开棉衬衣的纽扣， 喝了一大口
水，开始设想各种可能。

如果他真感染了冠状 病
毒，科室的人就有被传染的可
能。 他又仔细回想这两天密切
接触过谁，发现除了防疫科的
人有可能被传染，其他的人都
不应该， 连妻子也不可能，这
几天他俩几乎没照过面。 他稍
稍有些安心，但仍然觉得自己

成了罪人。
他坐不住了， 仓皇逃出单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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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坎今年五十八周岁，在区

卫健局任防疫科科长。 昨晚程
坎加班到下半夜， 回家后觉得
浑身酸痛，嗓子也发痒。 暗想，
这时候要是感冒真是太尴尬
了。

今天是大年初二。 上午，区
长和区里各部门在卫健局召开
疫情布置协调会的时候， 他咳
了好几声，惹得大家直看他。 下
午接了无数电话，协调社区、公
安局、其他疫情防控部门、市局
等等， 对疫情处理以及疫情举
报电话进行追踪， 忙得也没注
意身体的状况。

他上了车，往家开去。 开到
半路，把车停在路边。 他用手摸
了摸额头，目前还没有发热。 他
感觉自己要窒息了， 现在该怎
么办？！

过了好一会儿，他先给媳妇
打了个电话，告诉她，今晚值班，
不回家了。 然后给他在医大的同
学打了个电话， 说了他的情况，
求他帮忙，下班后帮他把血液和
呼吸道样本采集下，再带一些干
扰素针剂及洛匹那韦。

同学听完， 喊了起来：“你
疯了啊，老坎，赶紧来医大，我

现在就帮你联系……”。
“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

道？！ 先不说我是不是真感染
了，即便是，现在所有的治疗药
物， 都不是治疗这次冠状病毒
的特效药。 医院所能提供的治
疗，都是为了减轻病人痛苦，提
高免疫力的。 所谓的治愈，是自
身免疫力增强形成抗体， 战胜
了病毒！ ”程坎很激动，语速也
很急，“我想好了，去老房子住，
那里要动迁，没什么人住了。 我
得靠我自己战胜它！ 你要相信
我！ ”

电话那端好一会儿没有声
音传来，程坎知道，同学一定在
考虑他的决定的可行性。

“老坎，我全力支持你！ 不
过我现在走不开， 得三个小时
后去找你。 ”

挂了电话，程坎考虑要不要
给局长和科室的人打个电话，
想了想，放弃了。 这样的煎熬，
他不想让他们也经历， 等同学
来了以后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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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坎带着双层口罩在空荡

荡的家乐福里购买了一箱矿泉
水、一箱方便面、熟食罐头咸菜
若干、烧水壶、一床被褥，然后
把车开到离医大不远的公园外
墙边停下。 车里的空调一直开
着， 本想睡一会， 可是闭上眼

睛，没有丝毫的睡意。 他知道自
己害怕了， 本来以为不会害怕
的。

他仿佛听到四周响起蝙蝠
“桀桀”的笑声，仿佛看到日冕
样病毒在体内蚕食着他的身
体。 他把车灯开到最亮，恨不得
身边有把剑， 把那些乱捕乱杀
乱吃野生动物的残忍的人，统
统捅上一刀。 突然，他想起了，
他吃过鸽子。 他的胃翻滚起来，
终于理解用镶有铁尖的鞭子互
相抽打，口喊“我有罪”的人，他
也恨不得抽自己几鞭子。

他想起他媳妇，她经常跟别
人说，别吃活物，活物都是有魂
灵的， 那些残忍的人早晚会遭
天谴的。 媳妇这话，是金玉良言
啊，当初咋就不听呢。 他一直瞧
不上她，当初要不是家穷，怎么
会娶她。 她除了生了一个儿子，
会干点家务活， 简直没别的好
处，脑袋里装的除了吃穿，就是
别人家的家长里短。 现在他突
然想起她无数的好了， 觉得这
辈子欠了她。

他又想起儿子，他还没抱孙
子呢，本来想退休后带孙子的，
要是真被感染了， 能不能看到
孙子还两说呢。

他想起小时候，他一直不喜
欢自己的名字。 坎，坎坷，土坎，
不好听寓意也不好。 他想改名，
父母说啥不同意。 他爸说，你懂
个屁，你是木命，坎是水，水养

木。 老爸啊，你在天之灵保佑我
吧，让儿子过去这个坎儿，我还
不想现在去见您呢。

“像我这么好的人，不该被
传染上的。 ”一个声音在他心中
响了起来。

“屁，你真幼稚，瘟疫盛行之
时，哪还分什么好人和坏人。 ”
另一个声音像和他作对，也冷冷
地响了起来。

两个不同的声音在程坎的
心里交错地响着。 他发现自己
出了一身汗，把衬衣都浸透了。

终于，同学裹着厚厚的防护
服上了他的车。 给他采了血和
口腔粘液样本，又测了下他的体
温，“老坎，你这也不发烧啊，我
看了下你的口腔，不像被感染。
你这是乱了分寸了，问过那个患
者的情况没有？ ”

“我咋没想到。 ”
程坎立刻给去桃园宾馆的

专家组组长打了个电话。 组长
说，那患者根本不是冠状病毒感
染，他的发烧呕吐症状，是因为
这几天睡不好觉，又吃一些没有
营养、不利于消化的食物，引起
胆囊炎发作。

“得，老坎，你可欠我个大人
情， 等疫情过去， 请我喝大酒
吧，”同学捶了他一下，“我得赶
紧回医院……”

程坎看着同学的背影，大笑
几声，发动车子，往单位的方向
开去。

我在梅姐开的药店当营业员
三四年了。 为人低调的梅姐经营有
方，药店生意做得顺风顺水，在这
条街上五六家药店中，数梅姐家的
药店效益好。

这几天随着武汉疫情的蔓延，
来药店的人明显多了起来，这些人
买药的不多，基本上都是来买口罩
的。

年前， 批发商登门订货时，梅
姐说正月大伙都要走亲访友，出门
赏花灯，就让我多订购些口罩等一
次性用品。 于是我订购了两千个口
罩。 还别说，梅姐未雨绸缪，采购的
这些口罩现在派上了用场。

早上， 我到药店刚换好白大
褂，梅姐问我口罩还有多少了。 我
盘点了一下， 说卖了快一半了，还
有一千多个。 梅姐想了想，挥挥手
说，这一千多个口罩不卖了。

我愣了下，随即伸出大拇指冲梅
姐说，过几天，别人家没有货了，咱们
再高价出售，姐的智商就是高啊。

梅姐冲我笑了笑， 没有吱声，
忙去了。

我和另一个营业员小李把柜
台里成箱的口罩抬回了库房。

过了一会儿， 梅姐把我叫过
来，给我一沓钱，让我去市里的药
品公司买五百个口罩。

我明白了，梅姐这是要囤积口
罩啊。

我是打工的，老板让干什么就
干什么。 我把梅姐给的钱小心地揣
在兜里，骑上电动车去医药公司买
口罩去了。

我一连跑了几家大型医药公
司，口罩倒是有，就是涨价了，一个
口罩涨了好几块钱呢。 那个胖经理
说，现在口罩热销，过几天涨上十
块钱，恐怕还买不到呢。

我给梅姐打电话，说口罩都涨
价了，还买吗？ 谁知梅姐毫不犹豫
地说，买，不管涨多少钱也要买回
来五百个。 钱不够，我现在就给你

微信转账。
放下电话，我心里不由得佩服

起了梅姐， 真是巾帼不让须眉，人
家办事就是果断利落。 这批口罩虽
然高价进来的，但是过几天全市口
罩断货了，想卖多少钱还不是梅姐
一句话的事儿。 我暗暗地又给梅姐
竖起了大拇指。

我高价采购回来的五百个口
罩，被梅姐直接搬到了库房。

当天下午， 我老公突然发热，
还不停地咳嗽，我怕他感染了这可
怕的病毒，忙戴上厚厚的口罩把他
送进了医院。 经过几天的住院观
察，又抽了几次血，化验了三四次，
最后虚惊一场，老公患的就是普通
的感冒。

耽误了好几天，这天我早早来
到药店上班。 我悄悄地跟同事小李
说，梅姐真有眼光，这几天我在医
院听说好的口罩一个涨了十多块
钱呢，梅姐这一千五百个口罩几天
工夫就能赚一万多块啊，快赶上我
们半年的工资了。 我咂了咂嘴，很
是羡慕地问，梅姐囤积的这批口罩
开始卖了吧？ 说着我在柜台里找起
了口罩。

对了， 我得跟梅姐提个醒，卖
口罩时，一定不要开收据，当心人
家到市监局举报啊。 我还在喋喋不
休地说着，一旁始终没有说话的小
李把柜台上的一张报纸递给了我，
笑着说，别说了，歇歇吧。

这是我们当地的晚报，二版头
条一行黑体字映入眼帘：我市一家
药店向入户排查武汉返乡人员的
社区委员捐赠口罩一千五百个。 旁
边还配有一张图片，图片上那个人
正是梅姐。

看完报纸，我抬起头，发现梅
姐和小李正笑呵呵地看着我呢。 不
知为什么我的脸竟红了起来。

愣了一会儿， 我伸出大拇指，
红着脸大声地说，梅姐，你是好样
的！

铁者， 铁公鸡也， 一毛不
拔，小气吝啬；老者，资历深也，
由来已久，声名远播。又老又铁，
可想而知，老铁是个怎样的人。

关于老铁吝啬的趣闻轶事，
版本繁多。 信手拈来几件，就可
见一斑。

老铁是个很勤劳的人，从年
轻时起，就一直有晨起捡粪的习
惯。 老铁每天天刚亮就外出捡
粪。 老铁捡粪跟别人不一样。 别
人只捡牛粪 、猪粪 、狗粪等“大
粪”，老铁连鸡粪、鸟粪等“小粪”
也捡。“一坨一粒，一星一点也是
肥料，”他说，“肥了路边的野草，
多可惜。 ”

老铁爱喝点小酒，但他从不
买酒。 他借了邻居的酿酒锅，自
己发酵粮食自己酿。酿完酒的酒
糟，别人一般都倒掉喂猪。 他还
要酿第二次、第三次，直到酿不
出一点酒味为止。“不能让一口
酒气飞跑了。 ”他说。

老铁有点烟瘾，但他很少买
烟。 烟瘾来了，他就往人多的地
方挤， 夹在几个老烟鬼中间，伸
长鼻子追着吸别人喷出的“二手
烟”。“飞走了也是飞走了，我再
吸一次，不浪费。 ”他说。

到十多里远的圩场赶集，老
铁从来不搭车。搭一次车要三元
钱。不但不搭车，他连鞋都不穿，
打着赤脚走着去。“把鞋底磨薄
了，多可惜。 ”他说。

年轻人就感到奇怪了，一路
都是沙粒、石头子儿，老铁脚底
不会磕得生疼？

当然这就要成为历史了，因
为现在搞“美丽乡村建设”，从乡
镇到村子的十多里坑坑洼洼的
泥土路全部要硬化，铺水泥。 自
告奋勇当了施工监督员的老铁，
很把这份没有一分钱工资的义
工当回事。他一天到晚在工地上
转悠，仍然打着赤脚，仍然一手
提着畚箕一手拿个粪夹子，时不
时捡一坨狗屎，眼睛却盯着施工

人员。 谁把水泥放少了，谁没把
砂浆搅拌均匀，哪一处铺设厚度
不够，都会挨老铁一顿骂，乖乖
地返工重做。

有个阿婆， 用一只破碗，舀
了一碗水泥，要走。 老铁赤脚跑
过去，拦下。

“阿婆，你舀一碗水泥，拿去
哪里？ ”

“拿回家，补一个老鼠洞。 ”
“阿婆，这水泥是大家的，不

能拿走。 ”
“就一碗，又没有很多。 ”
“你一碗，我一碗，这路就修

不成了。 ”
“没别人看见。 你不说，谁知

道？ ”
“我是代表大家来看守的，

我不能骗了大家。 ”
“你呀，老铁就是老铁。 ”
阿婆只好拿着空破碗悻悻

而去。
路修好后，有人提议，村里

的小学校舍破了，很危险，应该
号召大家捐款修建。 村委会在礼
堂召开了一次捐款动员大会。 村
长提议：“凡捐款六千元以下者红
榜公布， 六千元以上者刻石碑留
念，芳名永存。 ”老铁坐在几个老
烟鬼中间， 正伸长鼻子追着吸别
人喷出的“二手烟”，听到这里，打
断了村长的讲话：“我提个问题。 ”

村长说：“老铁，你讲。 ”
老铁问：“刻一块石碑要多

少钱？ ”
村长答：“两千多块。 ”
老铁说：“两千多块能买一百

包水泥呢，我看这刻碑就免了吧。”
大家议论纷纷。 有人认为

老铁的话有道理 。 也有人说 ：
“捐多捐少还是要有一点区别
嘛。 捐了那么多钱， 留个名也
是应该的。 ”

村长说：“老铁就是老铁。 永
远都是老铁。 但你的建议我们考
虑一下。 ”

有人戏谑老铁：“老铁，你打

算捐多少呀？ 要不，也捐个六千
元，留个名。 ”

老铁正色道：“百年大计，教
育为本。 大家都要尽能力捐款。
但捐款是自愿的事，看自己的能
力和心意， 想捐多少就捐多少。
多捐不拒绝，不捐不勉强。 ”

众人一阵哄笑。
都知道， 老铁就是老铁，自

愿捐款，你还能从他身上拔下一
根毛来？

但老铁的建议，后来确实被
采纳了。 村里决定不刻碑，只是
在新校舍完工后，搞一次简单的
剪彩仪式。 剪彩仪式后，村干部
和十多名村民代表 (其实就是捐
款六千元以上者 ) 合了一次影。
合影时， 大家把村长往中间让。
村长说：“这次我不坐中间，应该
贡献最大者坐中间。 ”村长拽着
老铁的手，往中间位置按，说，这
个位置，老铁最有资格坐。 老铁
脸上红润润的，像喝了酒。 合影
照每人一张。老铁说：“我的那张
不要洗了，可以省一块钱。 我想
看时就去学校看。 ” 众人感叹：
“哎，老铁就是老铁。 ”

老铁种了几十亩蔬菜。 别的
菜农都拣最嫩的菜芯子自己吃。
老铁却扒拉下菜蔸子最外层快
要发黄的菜梗菜叶自己吃，把最
好的菜拿去卖。 2020 年春节期
间，新型冠状病毒暴发，大家都
窝在家中不敢外出， 菜价大涨。
那天， 老铁戴着 DIY 的不输于
N95 的口罩在地里摘菜。 菜地边
的公路旁停着一辆运菜车。 一路
过村民跟老铁说：“老铁，现在菜
这么贵，你这回可大赚一笔了。 ”
老铁直起腰，摆摆手，戴着口罩
的嘴里含糊地说了句什么，听不
清。 运菜车走后，老铁手中多了
一张字条， 老铁冻僵的手没拿
稳，被风一吹，飘出一百多米远
才被路过的村民捡到，却是一张
收据：“今收到捐赠武汉灾区蔬
菜 800 斤……”

年前回到家， 没看到小
侄子， 原来是他外婆家接走
了。 家里没个小把戏不热闹，
就鼓动弟弟把他接回来。 弟
弟面有难色， 说：“老爷子和
孩子大姨妈都还没回来，怕
是那边不让接。 ”我拎了几件
礼物塞给他，把他赶到车上，
他不情不愿地一路迤逦而
去。

下午两点多， 弟弟不辱
使命，把小把戏带回来了，却
挨了批的样子一脸不爽，说：

“那边说， 初二要是不送回
去，老爷子过来接。 ”我却不
管他， 反正是他挨批又不是
我。

“过来，小把戏，陀螺给
你———我问你， 你是喜欢大
伯还是喜欢外公老爷子？ ”

“你说得不对， 是外东
（公），不是老爷子。 ”他拿着
陀螺站在我面前， 手里摆弄
着，皱着眉纠正我，很严肃。

“别打岔，我和你外东，
你更喜欢哪一个？ ”

“那个东鸡笑了！ 大伯，
你探（看）！ ”他急忙扳转我的
脸， 果然一只公鸡一路嘀嘀
咕咕煞有其事地走过来，但
是，哪有一点笑的模样？

他总是这样王顾左右而
言他，拿他没辙，看来小把戏
和老爷子感情挺深， 难以收
买。

没两天， 疫情报告雪花
般飞出， 全民进入自我防控
状态。 元月 23 日，农历腊月
二十九， 老爷子从湖北武穴
赶回来， 第一件事就是打来
电话， 责问就几天了咋还把
孩子接走，哪天送过去？ 弟弟
应付不了，推说水开了，忽然
把电话塞到我手上， 我就像
接了烫手山芋，扔不得，只好
接着。 天，居然是微信视频，
忙调整好表情应对。

视频里， 老爷子客气之
外， 微言大义地表达了对我
要接回孩子的谴责。

“视频也是一样啊，老爷
子！ ”

“那能一样吗？ ”老爷子
深表不认同。 正说着，小把戏
过来，我把手机递给他，他看
到是他外公，笑了：“外东，大
伯说你是老爷子。 嗯，我说你
是外东，不许叫老爷子！ ”说
着，他白了我一眼。 我心想幸
亏没说坏话。

爷孙俩不知道聊啥聊了
半天才挂了。 我问：“小把戏，
你们说的啥？ ”小把戏义正辞
严：“不是小把戏， 我叫董锡
侯！ 老师说不能叫宝宝，也不
能叫小猴子！ ”他实在太严肃
了， 只顾蹙眉瞪着我而不看
地，以至于差点被绊倒。 我们
都笑了，他不明所以，咧嘴也
笑了。

疫情引发了紧张情绪 ，
村里人几乎都戴上口罩了。
我让弟弟再三暗示老爷子，
孩子不宜来回接。 春节人流
高峰期， 从外地回来的尤其
是从武汉附近回来的人，至
少应该自己隔离半个月，才
能确定自己有没有被感染，
不能冲动。 但老爷子不为所
动， 他说大年初二下午两点
半左右过来接。

初二上午十点许， 天降
大雪，两个小时后，路上已经
积雪盈寸了。 老爷子只有一
辆电瓶三轮车， 我们都估计
他不会来了， 但下午两点钟
左右， 老爷子的电话就像定
时炸弹一样响起， 他说他被
拦住了， 让我们把孩子带到
村口。

我们去的时候， 老爷子
坐在自己的车棚里， 戴着口
罩， 正在和村联防队队长说
话。

“放心，我不会进去的。
我刚刚出门， 我们村就打电
话来了，让我回去，让我别害
了自己外孙。 怕我乱跑，还让
我发定位。 ”

“我也收到你们村电话
了，嘱托我拦住你。 即使不打
电话，我也不让你进去。 现在
是非常时期， 请你老人家理
解 ， 这样做都是为了大家
好！ ”

小把戏见了老爷子，飞
一般就要扑过去， 给队长一
把捞住了，递给了我，他就像
鲤鱼摇尾一样挣扎着， 大声
哭闹着。 老爷子嗓子一下子
就哽住了，从车棚里跳下来，
站在风雪中说：“宝宝， 你跟
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大伯，外
公看看你就走， 雪一停花一
开我就来接你。 ”

“我不要跟大伯好，他骂
我小把戏！ ” 他哭得涕泪滂
沱。 老爷子红着眼圈，虚张着
双手，他很想抱抱他。

“他还叫我宝宝！ 老师都
说不许叫宝宝的 ！ 他就要
叫！ ”他梗着身子，双腿蹬着，
几乎就要挣脱了。

“老人家， 你赶紧回去
吧，雪越来越大了。 钟南山院
士都说了，半个月扛下来，咱
们就胜利了！ 那时候，想来就
来！ 走吧走吧！ 别舍不得了！
别怪我啊！ ”

老爷子咧开大嘴竟然哭
出声来，他不舍地上了车，慢
慢地掉头，一边开一边回头。
在小把戏呼天抢地的哭喊声
中，下了坡，转过弯，上了塘
埂， 池水中的影子殷勤相伴
着他渐行渐远。 天地一白，一
车墨黑， 他远成一个移动的
小点。

小把戏呆呆地望着远
方，默默无语，若有所思。

“会不会留下心
理阴影？ ”

“不 会 的 ， 他 长
大后 ， 只 会 更 懂 得
珍惜 。 ”队长替我回
答 。 他点了一根烟，
又站 在 村 口 的 大 伞
下 ， 看 护 着 风 雪 中
的村庄。

□佟掌柜

口罩

意外

□赖海石老铁

□董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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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青 / 摄冬天的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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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妈妈想闺女，想女婿，想小
外孙女。撕心裂肺地想。老早以前，
她和老伴儿就把过春节的东西买
好了。 就等着闺女、女婿、小外孙女
回来团圆。 孩子们都回来，那多热
闹、多开心哪！

没想到临近春节了，武汉却闹
起了什么肺炎病毒。 黄妈妈心里沉
甸甸的。

一天一天的， 她就守着电视，
抱着手机，听消息，看新闻。 看看病
情发展到什么程度。 今天报增加了
六个，明天报增加了七个，后天报
又增加了四个。 她越看心里越郁
闷，干什么都打不起精神来。 从感
情上， 她恨不得马上就能见到闺
女、女婿，特别是那个乖巧可爱的
小外孙女。 可是，关键时刻，必须理
智。 女儿、女婿和外孙女在承德，她
们要是回来，本身就不安全。 再说，
春节后她们还要返回承德。 从武汉
出去一个人，没准就是一颗定时炸
弹。 对，不能让他们回来!
� � � �“老夏，你说呢？ ”老夏是黄妈
妈的老伴儿。

老夏沉吟了半晌，含含糊糊地
点了点头。

黄妈妈就这样，一天一天心绪
不宁地想着。 她知道女儿肯定早就
归心似箭，所以虽然确定了不让她
们回来， 但一直一直不好开这个
口。 正在黄妈妈觉得为难的时候，
突然接到女儿桐桐从承德打来的
电话。

“妈妈，唔……”桐桐的电话跟以
前不一样， 迟迟疑疑、 吞吞吐吐的，
“跟你商量件事，你别生气行吗？ ”

“啥事你就快说吧。 ”
“武汉的疫情那么严重，我们

今年不回家陪你过年了，行吗？ ”
一直让黄妈妈很纠结的事情，

没想到桐桐竟然和自己想到一块
去了。 女儿不愧是医生，省得我苦
口婆心地劝说了。 按说黄妈妈的心
该放到肚子里了，但她却总觉得心
里不得劲儿。 好像更纠结了。

“好好好。 不回来就对了。 ”
“可是，我们不回去，又放心不

下你和我爸。 你们俩一定要注意，尽
量待在家里，别出去。口罩买了吗？ ”

“买了买了，你就放心吧。 好好
在承德待着。 ”

一想到将近一年没有见到女
儿、女婿和外孙女，一想到 31 年来
女儿第一次没有在家过春节，黄妈
妈鼻子一酸，眼圈红了……

连续好几天，她吃不好，睡不
香。 到了第四天，她觉得浑身无力，
骨节酸疼。 摸了摸额头，觉得有点
烫：“老夏，我好像发烧了，你给我
量个体温吧。 ”

老夏找了体温计，夹在了黄妈
妈的腋下。

“啊，这么高 !� ”看到体温计
上显示的数字，老夏急了。

“多少啊？ ”黄妈妈问。
“38.1℃。 ”老夏催促，“快，赶

紧上医院。 ”
老夏扶着黄妈妈下楼，拦了一

辆出租车，直奔医院。
挂号。

量体温。
抽血化验。
接诊的医生表情凝重：“从初

步诊断来看， 疑似冠状病毒肺炎。
必须立即转往金银潭医院!”

金银潭医院是收治冠状病毒
肺炎的定点医院。 医生护士从头到
脚包裹得严严实实，看不到他们的
表情。 整个医院都笼罩着一种紧张
气氛。

黄妈妈很快被确诊染上了冠
状病毒。

“快，赶紧安排住院!”
黄妈妈拉住老夏的手：“我一

住院，打电话就不方便了。 你必须
跟桐桐随时保持联系。 编个理由，
就说咱们都挺好的。 一定不要让她
们怀疑。 ”

“不管我能不能治得好，你坚决
不能让她们回来。 老夏， 你听到了
么？ ”黄妈妈的声音里带着哭腔，“这
件事就拜托你了!�就算我求你了!”

突如其来的变故，让老夏猝不及
防。 见老伴说得这么坚定，他用力地
点了点头：“行行行，我知道了。 你就
放心吧！ ”

一转眼，黄妈妈住院已经四天
了。 在四天的时间里，老夏每天都
要用提前编好的理由和远在承德
的闺女通一次电话：“桐桐，你妈现
在开始信佛了。 最近他们有一个佛
事活动，时间要十天左右。 这十天
不能接打电话。 有什么事你就跟我
说吧。 ”

“好的好的，爸爸，我知道了。
只要你们俩平安无事， 我就放心
了。 另外，我们在承德挺好的，你们
不用惦记。 ”

黄妈妈病情越来越重，转到了
重症监护室。

重症监护室里，一个女大夫正
在对病人实施治疗。 黄妈妈盯着
她，仔仔细细地看。 那个女大夫虽
然浑身上下包裹得严严实实的，但
她的身形、举止、动作，越看越像自
己的闺女桐桐。 难道真的是闺女
吗？ 不可能啊，她在承德没回来呀！

黄妈妈想，肯定是自己想闺女
想的。 要么就是自己的病太重了，
出现了幻觉。 这不可能是自己的闺
女。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 � � � 护士对那个大夫说：“夏大夫，
又转来了个病人。 ”

大夫问：“叫什么名字？ ”
“黄秋丽。 ”
那个大夫“啊”的一声抬起了

头，把脸转向了黄大妈。
“妈妈，是你？ !� ”
“桐桐，真的是你吗？ 你怎么回

来了？ 什么时候回来的？ ”
……
武汉的疫情一直牵动着夏桐

桐的心。 作为医学院附属医院呼吸
内科的副主任， 桐桐主动请缨，要
求驰援武汉。 上级批准以后，她带
着一个三人小组马不停蹄地赶回
了武汉。 为了不让爸爸妈妈担心，
她就撒了个谎。 没想到爸爸妈妈竟
然也……

两双泪眼相对着， 好半天，母
女俩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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